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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刘玲玲 文 / 李立

湘女档案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史称“八千湘女上天山”。
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很多已不在人世，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

述历史项目，真实记录“八千湘女”人生故事，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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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八千湘女
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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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玲玲，1938 年生，湖南长沙

人，1952年入疆，进入八一农

学院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因掌

握植棉栽培技术，被大家称为

“棉花姑娘”。1988 年被评为

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军

区拥军优属先进个人，1992年

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先进工作

者”称号。现居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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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生在洞庭湘江边，壮志凌

云到边关。且守边疆且屯田，新

疆旧貌换新颜。立下愚公移山志，

戈壁沙漠变江南。莫惧屯垦一代

终，后人济济满天山。”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对

于�������������当年的八千��������湘女来说，“献了

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是�����������不少人��������一生的真实写照。

 

骗母亲去湖北参军，三年就回
1952 年报名参军时，正在长

沙岳麓中学读初二的我刚满14

岁。那会儿，我在学校文工队慰

问过抗美援朝伤残军人，听了他

们的故事后，就一心想参军。

看到了新疆招聘团����在长沙�的

招兵告示，我坐不住了。尽管当

时我已经考上湖南湘雅医院护士

班，但立刻决定不上了。为了去

参军，我骗母亲“是去湖北参军，

三年以后就回家”。

然而，由于年龄小，我去报

名的时候，招兵团通不过。于是，

我找居委会开了个证明：16 岁。

可是，小小的个儿，一张娃娃脸，

怎么看���� ���� 我��� ���� 也不像 16 岁。

“你去新疆能干什么呢？”

“我可以去兵团的文工团！”

我马上唱了首歌，并即兴跳了支

舞。第二天，看到报名公示上有

了我的名字，我高兴得不得了。

就这样，我与潇湘烟雨中的

长沙告别，走进了大漠风沙。

在西安，进疆女兵们休整了

一个月。那是一段最快乐的日子。

数百女兵在革命公园里学习打腰

鼓��������������、�������������扭秧歌，接受军队队列训练。

很多湖南女兵第一次看见白面做

成的馒头，那么大，我们以为里

面裹了糖，就一点一点慢慢地吃，

满心希望能够吃到糖，但最后发

现没有。第二次，我们就不肯吃

馒头了。

我们对新疆一无所知，只好

沿途四处搜集关于新疆的信息。

一�������������位������������修鞋的老人看见我们背上的

雨鞋哑然失笑，说新疆都是沙漠，

少有雨水，风沙来了，人都要躲到

骆驼的肚子下面。

此后，我们就开始了一趟耗时

2个月的西行。这趟西行艰难而

凶险，亦是漫漫长路。当时河西

走廊一带土匪成群，我们一过兰

州，西北军区就专门派了一个全

副武装的连队护送。

当时我们这些女兵们都把头

发盘在帽子里，没有帽子的就用

毛巾裹着头，扮成男兵的模样，

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伞“虚

张声势”——但土匪的威胁是

实打实的。

纵有风风雨雨，却义无反顾，

不改初衷。路途艰辛，我们苦中

作乐，一路洒下歌声和欢笑。

 

和首长说方言，闹了大笑话
 1952 年 5月到达新疆迪化

（今乌鲁木齐）时，我����开始��非常

失落������������：�����������这里给我的感觉不像一个

城市，比长沙差远了，道路不平，

电灯不明，下雨一路泥，天晴一

路土，刮风漫天沙。

在 1952 年入疆的湖南女兵

中，我进入八一农学院学习农业

生产技术，被分在中专班，主要

学习植棉栽培技术和粮食作物

的管理、保护。

有一天，听说学校有领导要

来视察，因人手不够，我报名去当

帮厨。食堂用来焖米饭的锅很大，

一锅饭足够50人吃。由于第一次

负责大锅，我把米饭烧糊了。

我蛮不好意思地把饭盛上，

低头小声地说：“首长，不好意思，

今天的饭烧糊了。”

“没关系，我就爱吃锅巴！”

一声爽朗的回答，让我稍微放宽

了一点心。我抬头一看，眼前这

位领导穿得很一般，一身破旧的

棉衣已经洗得发白。这位首长到

底是谁呢？

“老乡来，你坐下。我是湖

南人，听你的口音也是湖南人。”

我一听到是老乡，立即回答：“对，

我是湖南长沙人。您是？”“我

是湖南浏阳人。”首长笑着问，

“你来新疆，高兴不高兴？”“高

兴！”我迫不及待地说。“习惯

不习惯？”“我们在学校里上课，

什么都挺好的！”我说。

“那你们还缺什么吗？”

我想起从参军到现在，一直

穿着一双不合脚的皮鞋，便说：

“我还缺双鞋子。”在长沙话里，

“鞋”与“孩”同音。首长笑着说：

“缺孩子没关系，以后你到了工

作岗位，结了婚就有孩子了！”

一听这，我害羞得面红耳赤，

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立马说

道：“我还是干活去。”

这一幕引得围观的人哈哈大

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

穿得破旧的首长就是时任新疆

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

 

“棉花姑娘”遇到了狼
 那个时候对我们这些湘女

来说，在新疆的唯一信念就是：

改变当前的艰苦环境与生活。住

地窝子、喝苦咸水、吃玉米面，

没有新衣、没有妆盒、没有下班

后的休闲，我与男同志一同挖水

渠、扛麻袋、栽种棉花、开展劳

动竞赛，也与男同志一同进行扛

枪训练。

一手拿枪、一手拿锹，这是

屯垦戍边的军垦战士战天斗地生

活的全部。

经过在八一农学院两年的学

习，我和同来的两百多名姐妹成

为荒原上的第一代农技员。我

被分配到121 团当农业技术员。

那时候，我们把国家的事看得大

大的，专挑最艰苦的地方去，于

是我选择了距离团部15 公里的

一个偏僻连队。

因为掌握植棉栽培技术，我

被大家称为“棉花姑娘”。但是，

和棉花打交道并不意味着没有危

险。一次，我在团部机关开会，

吃完晚饭已是晚����� ��上 ������9�����点����多。当时

是 8月，棉铃虫害������暴�����发，为了赶

回连队治虫，我摸着黑走路回去。

这时，情况发生了——远远��地�，

我看到两点绿光，原来是狼！我

站在那里，双腿像是灌了铅迈不

动步。

紧要关头，我见一个老乡提

着马灯走来，他是来给棉花地浇

水的。我大喊“救命啊”，老乡

发现了我，狼被马灯吓跑了。

 

那年夏夜，
窗外的歌声打动了我

 岁月无声，男兵女兵们在新

疆相识、相知，来自五湖四海

的我们这些女兵先后安家兵团，

我的爱情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我的身边。

那年夏日里，在七连做技术

指导的我，晚上住在湖南老乡熊

大姐家，半夜里窗外传来了歌声：

“罗������������霄�����������山山外的路段有座雄伟的

高山……”悠扬的歌声驱走了戈

壁的燥热，消散了白日的劳累，

也悄悄打动了我的心。

冬天里，我到团部学习，此

时唱歌人已调到团部当文化教

员。我决定去看一看那个有着

浑厚嗓音的男人是个什么样子。

晚饭后，我发现文教办公室

里只有一个人，就走了进去。“你

叫刘玲玲？”“是啊，听说你就

是那个晚上唱歌的？”简单的

话语拉近了两个人的心，我们

相见恨晚。这个唱歌的男人叫

贺荣洲。其实，当时我们聊了

半个小时，因为害羞再加上光

线暗，我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样。

1956 年 3 月的一天，我突

然接到贺荣洲的电话：“我们结

婚吧！”我一听忙摇摇头：“不

行，我还小。”可贺荣洲的口气

似乎不容商量：“我已经打过报

告了，团里也批了。”

挂了电话，贺荣洲马上打通

我所在连队连长的电话：“今天

是 3 月 7 日，明天我们到沙湾

登记结婚，����������请���������把刘玲玲送过来。”

3 月 8 日，一副爬犁把我们送到

了沙湾县。在进民政局办公室

前，贺荣洲叮嘱我：“工作人员

问你愿不愿意和我结婚，你可

要说‘愿意’啊。”我点点头说：

“好。”我们交了5角钱的工本费，

就领了结婚证。

和我����������们���������一样，许多爱情之花

在戈壁滩绽放。因为处在特殊

的历史时期，我们这些进疆湘

女的婚姻不能完全以今天的爱

情、婚姻观念来衡量。

后来有一个统计，我们的老

她把积蓄作为特殊党费上交
记者初次见到八千湘女代表

刘玲玲，是在新疆石河子市她的

家中。她是八千湘女中的热心人，

那一次，她叫来了很多湘女姐妹在

她家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而她在

一旁默默为我们服务。

2021年��� �������是�� �������建党 100周年，刘

玲玲将自己的12000 元积蓄作为特

殊党费，悉数交给了所在的街道社

区党支部。她说���������：“�������我已年过八十，

还能亲眼见证建党100周年国家繁

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盛景，是

何等幸运。如今，我愿将我的积蓄

作为党费向党和国家献礼。”

如今的刘玲玲，仍然活跃在

社区服务岗位。她说，今年换届，

她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但社区

居民还是很信任�������她������这位湘女老大

姐，又把她选了上来担任组织委员。

“那没办法，还是得干哪，不能辜

负大家的信任啊。”

前阵子，刘玲玲出门时摔了一

跤，腿骨折了，在医院住了一段时

间后，她�����������待����������不住了，跟儿子说社区

的事儿多，要回去。儿子拗不过，

只得把她接回了家。为了照顾行动

不便的刘玲玲，社区班子还特意把

会议放在了她家里开。“作为八千湘

女的一员，我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

的活力，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

我是“棉花姑娘”，王震将军吃过我烧糊的米饭

刘���玲玲�。

伴有近 40% 是和我们一起进疆

的知识分子，50% 以上是当时

的团以上领导干部。跟我一起

工作生活的几十位湘女中，大

多数人一生夫唱妇随，事业有

成。

从兵团转业后的我，干过

民政、计划生育、教师����等工作�，

行行都要争第一。我先后获得

过兵团先进工作者、自治区先

进工作者称号。谁让我是个湘

妹子嘞！

刘��������玲玲������和丈夫合影。


